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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金 堤堤

我我 们们 仨仨
■ 刘文华

在生活中， 我们常常被各种琐事压力
裹挟，快乐似乎成为奢侈品。 其实，快乐它
藏在生活中，藏在你的选择里。 正如罗曼·
罗兰所言：“一个人如能让自己经常维持像
孩子一般纯洁的心灵，用乐观的心情做事，
用善良的心肠待人，光明坦白，他的人生一
定比别人快乐得多。 ”我们应竭力挣脱心灵
的枷锁，仿似破茧而出的蝶，于困境中翩跹
而起，学会让自己快乐。

乐观豁达的心态是快乐的温床。 当我
们以乐观豁达的心态观照万事万物， 仿若
为心灵注入了一股清泉，澄澈而灵动。遭遇
挫折时，乐观者能于风浪中稳舵前行，将其
化作成长的基石；面对困境，豁达之人不怨
天尤人，而是于晦暗中窥见曙光，以积极的
行动照亮前行之路。 正如爱因斯坦所说：
“真正的笑，就是对生活乐观，对工作快乐，
对事业兴奋。 ”乐观者的生命中，即使荆棘
丛生，亦能构筑起快乐的家园。

自然之美宛如心灵的甘霖。 我们投身
山林，听鸟鸣婉转，观山川壮阔，仿若与天
地万物融为一体， 心灵于自然的怀抱中得
以慰藉与滋养。 雪莱有言：“笑实在是仁爱
的象征，快乐的源泉，亲近别人的媒介。 ”当
我们带着微笑与敬畏之心融入自然， 在潺
潺溪流与瑟瑟微风中， 能真切感受到生命
的蓬勃与灵动， 快乐便在不经意间晕染整
个心间。

兴趣爱好是照亮快乐的幽径。 阅读与
写作便是我快乐之源。 余华曾说：“阅读能
让一个人的灵魂在独处时依然丰盈。 ”心情
低落便从书架找本喜欢的书，当我翻开书，
就似拉开通往不同世界的门。 我随三毛踏
入撒哈拉沙漠的异域风情里，伴保尔·柯察
金在钢铁般的磨砺中感悟生命的意义，在
《苏东坡传》中领略他的旷达风雅……这些
精彩绝伦的故事与思想， 为我打开一扇扇
窗户，带来新奇的体验与深刻的启迪。而写
作， 则让我从生活的尘世烟火中萃取出精

华，将那些易碎的感动、稍纵即逝的念想，
凝结成有形的文字。 兴趣爱好犹如灵动的
音符，串联起日常的枯燥与烦琐，谱写出一
曲悠扬的快乐乐章。

人际关系是快乐的藤蔓， 传递着温暖
与力量。 与好友小聚，我们畅所欲言，分享
生活的喜怒哀乐。 那些默契的对视、开怀的
笑声，编织成记忆中最动人的时光。 罗曼·
罗兰有云：“当我们爱别人的时候， 生活是
美好、快乐的。 ”友谊与爱心宛如璀璨星辰，
照亮心灵的夜空，驱散孤独的阴霾，让我们
在与他人的羁绊中寻得心灵的依托与慰

藉，找到快乐的意义。
自我反思与成长， 更是开启快乐之门

的金钥匙。 生活里总有不如意，宛如夜空中
的乌云。 但当我静下心来，审视挫折失败，
从迷雾中抽丝剥茧般探寻出背后的缘由与

启迪，便能将困境转化为成长的基石。 歌德
也说：“一个有真正大才能的人会在工作过
程中感到最高度的快乐。 ”我们在不断雕琢
自身、追逐梦想的征程里，收获的不仅是能
力提升，更是心灵的蜕变与升华，从而拥有
更坚韧的力量去抵御生活里的风霜雨雪。

在学会让自己开心的旅程中， 外界的
一切不过是生活的馈赠， 真正的快乐之源
深藏于心。 当我们学会在自然中敞开怀抱，
于阅读写作里徜徉忘返， 和朋友畅谈中积
攒温情，在自我成长时坚定前行，快乐便不
再是虚无缥缈的幻影。 让我们的生活画卷
充满明艳色彩，散发出迷人的芬芳，向着美
好的远方，一路欢歌，轻盈迈进。

杨绛先生说：“人这一生， 最重要的能
力， 不是赚多少钱， 而是让自己快乐的能
力。 ”卓别林说：“快乐不是一种天赋，而是
一种选择。 ” 生活不会永远顺遂，但你可以
选择用什么样的心态面对它。 让我们怀揣
着对快乐的热忱向往，无畏前行，在生活的
篇章里，书写属于自己的快乐传奇，最终抵
达内心那片光明而宁静的乐土。

一念此岸

一念彼岸

摇摆不定的灵魂

左顾右盼

梦蝶的人

依然垂钓于濮水

梦人的蝶

仍在花海盘旋

滩涂上，老旧的帆船
不再回忆曾经的风浪

只有高飞的鸥鸟

还在云端俯瞰

无须感恩

一滴雨和一颗种子的相遇

大道至简

所有偶然都是必然

夏日，一株健壮的小枣树，扯住我的衣
裳。

躲过它稚嫩的棘刺， 轻轻抚摸一下还
挂着白粉的油汪汪的绿叶， 不由得心生怜
悯。想到它的前身，那一截深黑的粗糙的树
根。 睡过一个漫长的冬季，它在这个夏天，
竟长出这么碧绿的一棵树苗子来。

想起当时，手提一截树根，颇费踌躇的
样子。

想起冬日的大雪， 想起我从冬到夏琐
碎的日子，如今，都在这个活泼的小生命面
前变得生动鲜活起来。

这棵枝叶茂盛的树苗儿， 从杂草里探
出身子。它像是认出了我，像是感谢我埋下
一截枣树根的功德，它在风中摇晃，一次一
次朝我招手点头。它的柔软的，却已展现出
风骨的枝条， 青绿的针刺， 从叶腋里伸出
来，又尖锐，又漂亮。

也是早春。我把一截石榴枝扦进泥土，
把一根柳枝插在坑塘的边沿上。

本来光秃秃的枝条，立马改变了身份。
它们在埋进泥土的时候， 母性一下子就被
唤醒了，它们在一个春天里生出根须，发出
嫩芽。

在野地里， 这种自然的生发随时随处
发生，这里那里的，由根芽到幼苗，繁生出
密匝匝的新株来。

在苗圃里，一场残酷然而恒常的游戏，
正在上演。 长长的新枝，笔直的杨树条子，
伸到铡刀下。亮晃晃的刀片斩截有力。一截
一截六到八寸长的断木， 就像一截一截被
斩断的腰身手足，滚落得满地都是。新鲜的
茬口汪着透明的汁液。 咔嚓，又是一刀，断
木在地上扭动着，颤抖着。 疼啊！ 断木的呼
喊在旷野里飘荡。这样的场面血腥残忍，让
人浮想联翩。 那填到铡刀下一根一根的枝
条，那么秀美颀长。 它本来长在枝头，可以
生出飒飒的叶子，可以随风摇曳，如今却被
碎尸万段。 关键还不在于此， 即使臃肿丑
陋，也罪不至此。 何以非要一截又一截，让
它们遭受如此大难。 咔嚓，手起刀落。 那被
铡断的枝条， 仿佛正是我的胳膊， 我的腰
身，我的头颅。我的脊背上不由一阵一阵发
紧，肠胃也莫名地翻腾起来。

我郑重地提醒自己， 这是生命的再生
啊！ 这是另一种孕育啊！

可我还是不忍，对这样一种繁殖，不忍
直视。

男人双手死死卡住铡刀的手柄， 那样
孔武有力，那样毫不犹豫。仿佛他对这些枝
条，怀着深仇大恨。 那一根一根枝条，好像
它们原本的摇曳和青绿，优雅和挺拔，都成
了大罪。

另一个场景，或者是另一场游戏，这个
男人却又愁肠百结，柔情万种。

那是在田垄里。
还是这个男人，还是这些枝条。

一截一截扦插入土的枝条萌芽了，展
叶了，抽枝了。男人的一双大手常常找不到
合适的姿势。 他伸出去的手停在半空 ，距
离幼苗还有一尺的距离 。 他变得又羞
涩 ，又胆怯 。 主要是欣喜 ，满脸的欣喜，
满怀的欣喜。

这些小东西，嫩生生的芽蘖，它们怎么
就冒出来了，它们怎么就活泛起来了，它们
怎么就会在一根光秃秃的木棍上生出来了

呢？ 那每一株幼苗，在他眼里，就都变成了
刚刚诞生的婴儿。他想去爱抚那些幼苗，想
去摸一摸它们稚嫩的脸蛋， 却又害怕一双
粗糙的手会伤害到它们。在那些天里，他的
眼里常常是湿润的，他的脸上，洋溢着激动
的微笑。他走路的姿势，和说话的声音都变
得轻柔温和，他的眼眸荡漾着慈爱的光。他
的心头一定刮过阵阵温柔的风。

根本没有什么事情要做。阳光灿烂，树
苗茁壮。 种下它们的人只要等待， 只要耐
心。可他一次一次回来，长久地守候。站着，
或者蹲着，在那些树苗子中间，安静地，仁
慈地，看着它们。小小树苗一夜之间窜出一
拃，娇嫩的绿叶越来越密，要拥抱他，要淹
没他。他就那么安静地，接受满野新枝的爱
抚和撒娇。那些碧绿的叶子，就像是刚从他
的身体上冒出来的，就像是从他的臂膀上、
腰身上、头顶上冒出来的，他的一头浓发也
要舞成碧绿的叶子了。

再也没有谁，没有什么，能阻止它们，
没有谁能挡得住这些幼苗，泼辣地生长。

而它们所有的灵光，和茂盛，都源自一
截无根的木头。

它们无中生有，死而复生。 一截断枝，
再现繁茂，一枚芽蘖繁衍成林。 木生根，根
生木。它们的根须和叶芽，都这样神奇地生
发出来。

在这个男人眼里， 这注定是一件神秘
神奇的事，无论怎么想都是一个奇迹。

这样的奇迹却并不止于树木， 杨柳椴
桦。

田畻里 ，槐 、枣 、银杏 、栾树 、扶桑 、芙
蓉、木槿、海桐、黑松、雪松、圆柏、刺柏、
子、柳杉、枇杷、罗汉松、落叶松、红豆杉、山
茱萸 、接骨木 、悬铃木 、小叶黄杨 ，乃至连
翘、月季、茉莉、薄荷、玉树、绿萝、吊兰、石
楠、蓝莓、百合竹、杜鹃、三角梅、翠芦莉、鸭
掌木、蟹爪兰、冬青、火棘、富贵子、常春藤、
夹竹桃、铁线莲……万般花木，无不身怀绝
技，插木能活。 这样借木生根、遇土而活的
游戏，都是神奇的孕育。

这样的奇迹， 让一个看上去风霜朴实
的男人，也凭空多出一份神秘，一份睿智。

幼苗在一个夏天里窜起笔直的细长的

枝干，长成一片茂密的幼林。
玫瑰和月季，早已是繁花似锦。
葡萄的秧蔓，也已长出串串花穗来。它

们将在秋天里结出累累硕果。

岸 边
■ 孙义志

根
■ 谭登坤

在寂静处 为自己放一场烟火
■ 张炎琴

2002 年，报社新进三个小伙伴，
顺序依次为高璇、我、冯晓丽。

不同地方的人来到同一个单位

工作，已是缘分；后脚赶前脚来的，
关系尤近。

也不知咋凑这么巧，我们仨，不
仅都有读书写作的爱好， 个头还都
不高。 民间有谚， 矮子面前不说短
话。 因为三人都矮，这话于我们就不
适用了，反倒添了不少乐趣。 我们常
在一起比高，嘻嘻哈哈的，跟小孩子
一样，蹦着高比，踮着脚尖比。 此间，
笑声最响亮、身手最敏捷的，必是高
璇。 有时我和晓丽会不约而同地感
慨，论心态论状态，高璇真是比我们
显得更年轻，甚至称得上青春洋溢。
所以，7 月 7 日，惊闻她离世，我比很
多后来找我证实消息的文朋诗友更

难以置信。 半个月前，我还跟她通过
电话，她高兴地说，有一阵子没见面
了，叫上晓丽，咱仨一起吃个饭。 这
话言犹在耳， 人怎么就阴阳两隔了
呢？

一

初来报社，或者说初来濮阳，高
璇是我最早熟悉的人之一。 我很快
得知，她笔名梅子，出版过《深夜那
盏灯》等著作，在本地文艺圈已颇有
名气。

高璇是记者，我是编辑，工作上
时有交集。 有一段时间，我是她主创
栏目《梅子之约》的责任编辑。 一个
中午，我们加完班去附近餐馆吃饭，
一人要了一碗烩面。 她给我留下深
刻的印象， 可能就是从一碗面开始
的。 碗又大又沉，汤又浓又烫，热气
蒸腾上来，模糊了眼镜。 我这边还没
吃到一半，一抬头，发现她已撂下筷
子了，碗底只剩少许汤。 我一时顾不
上吃饭， 光顾着吃惊了， 迟疑地问
她，这么热，你不怕烫吗？ 她说，我好
吃热饭。 然后，她一边看手机，一边
等我。 尽管她让我不用慌，可同样的
一碗面，人家吃完一会儿了，你这边
还有大半碗呢，怎能不慌！ 结果为赶
进度，吃得满头大汗，被那碗面烫得
不轻。 我稍后发现，她走路带风，说
话干脆，快节奏是她的生活常态。

有两三年的时间， 我住在城中
村谢庄，与别人合租一套房，共用一
个卫生间。 那天，妻子领着儿子回娘
家聊城了，我一个人在家。 晚上下雪
了，我坐在煤球炉旁看了会儿书，准
备洗漱一下早点睡。 找到毛巾 、牙
刷，左手端着洗脸盆出屋时，顿感寒
气扑面。 为阻挡它进屋，也为防止室
内暖气外泄，我右手飞快地带上门。
不是洗漱完毕才发现问题的， 而是
听见锁舌与锁槽扣在一起的咔嗒声

时，就骤然意识到坏了，忙回身转动
门把手，可门真的锁上了：我把钥匙
忘在了屋里，把自己关到了门外。

那时我初来乍到， 濮阳于我还
是一个陌生的城市， 不知该往哪里
去。 我连外套都没穿，风雪拍打着卫
生间的窗玻璃， 一件薄薄的毛衣无
法御寒，真是又冷又急。 晓丽还没来
报社，在门外兜圈子的过程中，我所
能想到的人只有高璇。 我知道她家
距离谢庄不远， 但与此同时我也知
道，她单身，与女儿一起生活，实在
不宜去麻烦。 怎奈卫生间与走廊都
非久留之地，夜也越来越深，思虑再
三，还是试着拨打了她的电话。 我支
支吾吾的，有点儿词不达意，但她已

听出是咋回事了，干脆利落地说，那
你来家里吧。 正好咱妮也快做完作
业了，你陪她下下棋。

“咱妮”叫谢地，还是个小学生。
她的聪慧乖巧， 我就是在和她下五
子棋时发现的。 小孩子贪玩，无论输
赢，无不是赢了还想赢，输了想要扳
回来，直到头昏脑涨，失去游戏的乐
趣和意义。 谢地是个例外，输赢只下
三盘。 后来，晓丽来报社了，常在饭
后和高璇一起去逛街购物， 我又陪
着谢地下过棋，仍然是只下三盘。 其
实，三局两胜已赛出水平和状态，真
的没必要加赛。 而一个孩子能在游
戏上自律， 在别的事情上想必也能
举一反三。 凡事有分寸有边界，才能
心无旁骛，行稳致远。

我和谢地下棋时， 高璇给我找
了件棉袄， 也为我收拾出来一个小
房间。 外面风雪肆虐，我倍感温暖踏
实。

二

翌年夏天， 报社办公楼建成投
用， 我们从低矮的四合院搬入宽敞
明亮的采编大厅。 这是一个历史性
的时刻，报业发展跨入快车道，采编
人员由纸上办公转向无纸化办公 。
尤其高璇的人生和事业，渐入佳境。

随着濮阳日报社新闻网的开

通，我们报纸的读者队伍迅速壮大，
辐射面越来越广。 网站下设多个栏
目，报网互动已成趋势。 高璇负责的
梅子之约论坛， 我负责的金堤文学
论坛，都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很快聚集了一大批网友， 天南地北
的都有。

现在很难想象， 那时人们上网
的热情怎么会那么高涨， 每个网民
都有一个甚至几个网名， 或者说马
甲，一天到晚在网上冲浪，动辄指点
江山，激扬文字。 尽管大多数人的发
帖跟帖都是阳光积极的， 但也有杂
音，甚至有换个马甲说东道西的，不
文明用语时有出现。 正确引导舆论，
妥善应对舆情， 原本也是一个媒体
人的分内之事， 但我没见过有谁像
高璇一样， 那么在意网友的意见建
议的，恨不得 24 小时把自己焊在电
脑前，几近患上强迫症。 有时碰到棘
手的问题，她会深夜来电话，商量对
策。 我也有阵地要守，常自顾不暇，
多是晓丽疏导她，一边劝她放开、看
淡，一边与她“并肩作战”。 好在她也
很快组建并发展了自己的团队 ，有
了范丝怡等骨干力量。 接下来，梅子
之约论坛搞了几次颇具规模的网友

线下聚会活动，影响深远。 一旦从暗
处走到明处， 大家基本上都能做到
坦诚相见，相谈甚欢。 回头看看，世
间没有白受的累， 正是这段忙得没
日没夜的时光， 让高璇的名声响亮
起来。 她后来受邀做客央视 《半边
天》，与此也有渊源。 晓丽后来主持
创办的四季花开论坛深入人心 ，也
与这段经历密切相关。

2012 年夏天， 我右脚底的一颗
黑痣感染，不得不做切除植皮手术。
尽管医生并未告知我具体情况 ，外
界却已经将我患上恶性黑色素瘤这

一严重疾病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 。
高璇、晓丽消息灵通，肯定比一般人
知道得更早，却守口如瓶，谁也不肯
和我多说。 在那之前，在《非诚勿扰
2》中孙红雷饰演的李香山说 ，得了
这个病，全世界都拿它没辙，并最终

选择投海自尽。 如今因为我的病情，
这个情节又像一滴浓稠的墨汁晕染

开来。 大家都谈痣色变了，我还被蒙
在鼓里。 那天黄昏，高璇、晓丽、孙鹤
来看我，一边安慰我没啥事，过几天
就能出院了，一边问我想吃点啥。 我
不想吃她们要我选的鱼啊肉的 ，照
直说想吃荆芥， 下次来的时候带点
儿吧。

说了也就说了， 我并没往心里
去。 天色很快黑下来，刚拉亮灯，准
备吃饭，听到一阵脚步声响，那三人
去而复返， 抱着一大抱新采的荆芥
跑来了。 多大一抱呢， 我刚做过手
术，还下不了床，没法掂量，目测得
有两三斤。 天，多少片轻轻薄薄的荆
芥叶，才能凑够这个分量！ 灯光下，
满目青翠， 荆芥独特浓郁的芬芳弥
漫整个病房。 我后来才知道，她们在
附近超市搜寻无果，各显神通，终于
找到一个熟人家的小院， 正好种着
荆芥，就一拥而上，一扫而光，一股
脑儿地全给我弄来了。 高璇还大大
咧咧地说，她家离这儿近，吃完了 ，
或想吃别的了，就给她打电话，随时
就能送来。 闻着荆芥清新怡人的香
气，看着她们脸上的汗珠和泥土，心
头百感交集，这几个好姐妹，真是有
多亲就有多傻啊！ 她们只知道强颜
欢笑，只知道满世界去找荆芥，怎么
就没想到，这不是分明在说，我即将
不久于人世吗？

显而易见，那是一场虚惊，白赚
了那么多的同情、叹息和眼泪，深感
受之有愧。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范丝
怡见了我还说， 当时都准备给我写
悼词了。

据说， 吃过大盘荆芥的人是见
过世面的人。 感谢姐妹们，让我吃到
了特大盘荆芥。

三

时光流转， 高璇在老家建了座
梅子小院。

高璇像个魔术师， 常于人不经
意间，变出你意想不到的事物。 与其
说那是几间屋舍， 不如说是安放心
灵、梳理思绪、孕育文字的南山、东
坡和瓦尔登湖。 晓丽应该早就去过
了，但生活于我，又琐碎又庸碌，一
时顾不上去梅子小院走走看看。 直
到有一天，高璇闺蜜张璐通过她，要
看我的小说 《头一个架子》（那时我
还没有一丁点儿出个人小说集的想

法，也找不到当初发表它的刊物了，
只能给人家看电子版或打印件 ）。
我去她办公室见张璐 ， 听她说小
院成了乡村阅览室 ， 不少老人孩
子去那里借书 ，心里蓦地一动，想
起自己也曾是通过流传在民间的书

启蒙的，觉得应该送几本书去，忙说
好啊，那你下次去小院时喊上我，我
跟你一起去。 她说明天周六，张璐也
想去。 我要是去的话，就拉上她俩一
起去。

那应该是 2018 年夏天的事，我
回到家就开始做准备， 找了些书报
杂志， 具体篇目不记得了， 至少有
2017 年全年的《小说选刊》。前两天，
我刚从别处获得一盆碰碰香， 蓊蓊
郁郁，一碰就香，稀罕得不行，忍不
住手痒， 动不动就碰一下， 又碰一
下。 碰得思绪万千，专门写了一篇文
章，题目就叫《发现碰碰香》。 我知道
梅子小院花草连片， 但未必就有碰
碰香。 听说碰碰香可驱蚊逐虫，可净

化空气， 可有效吸收甲醛、 二氧化
硫、氨气等有毒有害气体，一定更适
合她的新居。 打电话一问，她那里果
然没有碰碰香， 甚至都没听说过此
等神奇的花儿，因而十分感兴趣。 尽
管事到临头又有点不舍， 但话已出
口，也只得忍痛割爱，抱起这盆被我
稀罕了不过三天的宝贝疙瘩， 匆匆
下楼。

我开车接上高璇、张璐，出城往
西南开。 20 分钟后抵达她那个名称
别致的村庄，后南旺。 梅子小院在村
口，粉墙黛瓦，远远就能看见。 一到
地方，她就忙着给花草浇水，给蔬菜
除草，张璐帮着她拿东拿西。 我房前
屋后转了几圈，再次确认，这样悠游
自在的生活，于花前品茗读书，于月
下抚琴吟诗，于我还是有距离的。 中
午， 她和张璐喝了点红酒， 面若桃
花，谈笑风生。 我惦记着回来，滴酒
未沾， 清楚记得碰碰香就摆在餐桌
上，她和张璐拿手碰了它好几次，笑
着说，一碰就香，真好。 后来，高璇给
一个文友在小院张罗作品研讨会 ，
我又坐别人的车来过一次。 历经打
理装点，小院渐成雅舍。

2024 年春节前夕， 我的小说集
《恰夫妻少年》出版，我们约到一个
小餐馆小聚，权作庆贺。 饭前，我给
高璇签名送书，她举起手机拍照，晓
丽脱下外套搭在我肩上， 冒充添香
的红袖。 高璇笑呵呵地拍了几张照
片，说要发微信朋友圈，让大家想几
句漂亮话配图。 在“这一刻的想法”
里，我们有很多话想说，但三人很快
形成一致意见，“我们仨” 三个简简
单单的字，比什么都好。

一朝结缘，一生结伴同行。 一转
眼，我们仨已共同走过 23 年的风雨
历程。 行文至此，心生恍惚，多少前
尘往事奔来眼底，历历在目。 记得是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我们仨难得
清闲，沿着龙山散步。 清风扑面，花
香袭人， 斜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
长很长。 没有铺垫，甚至没一点儿前
奏，走在右侧的高璇忽然停下脚步，
转脸看看晓丽，又看看我说，到了下
辈子，咱仨还要在一起。

我们说好， 但又觉得下辈子还
早，当时只道是寻常。 高璇退休后的
生活丰富多彩，笔耕不辍的同时，热
心公益，热爱旅行，学习打非洲鼓 ，
去郑州看外孙，不亦乐乎。 是的，当
年那个和我下五子棋的小姑娘 ，如
今也当妈妈了 。这些年 ，看着谢地
长高长大 、考研考公 ，恋爱结婚 、
事业有成 ，别说高璇 ，我和晓丽都
打心眼里高兴。 正当苦尽甘来、含饴
弄孙的好时光， 她怎么说走就走了
呢？

高璇走了十多天了， 可一提到
她，晓丽仍会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
我本不迷信，不相信真有轮回，但三
人行少了一人，我感到巨大的空缺
和不适 。清华教授蔡峥说 ，构成世
间万物和芸芸众生的原子 ， 都来
自四十五亿年前的同一颗星星 。
所谓累生累世， 所谓前世一千次回
头换来今生一次擦肩而过， 其实不
是妄语， 其实是有科学依据的造物
传奇。

照此说来，生命形式或有尽头，
但构成生命的光尘永在， 聚集能量
的涟漪永在， 星辰大海是我们共同
的来处与归途。 只要前行，我们必将
重逢。


